总体安全观的“总体”与国家安全学的“体系”
刘跃进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

在4月15日上午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这两天看到有媒体说，习近平总书记就“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了“11种安全”，并认定这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

这种观点，只抓住了讲话在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时提到的“11个安全”，而忽视了讲话其他地方讲到的人民安全、国民安全、国际安全、内部安全、外部安全等等。

其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是包括了更多、更广、更丰富内容的“总体”，也是面向未来可以预测和难以预测的各种国家安全问题的开放性“总体”。
例如，习近平这次讲话中提到的人民安全、国民安全、外部安全、内部安全、国际安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国家安全工作等等，都应该在这个“总体”之中。
再如，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后，对此作说明时讲到政治安全、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安全工作、安全工作体制、安全工作机制、维护国家安全、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如此等等，也都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应有的内容。
还有，中央10多年来各种文件中提到的包括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内的各方面的安全和安全问题，也应纳入这个“总体”。
二、需要一个理论帮助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

如此一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就变得十分宽泛庞杂。
这是否有碍其对国家安全工作和国家安全治理的指导性作用的发挥呢？
我认为不仅不会，而且将更有利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有利于现实中的国家安全治理。

这是因为，之所以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正如习近所说那样，是因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
面对这样一个内容丰富、领域宽广、因素复杂的国家安全现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就不会也不应比其贫乏、狭窄、简单。
只有与现实中的国家安全问题一样丰富、宽广、复杂，总体国家安全观才能科学而准确地反映国家安全现实 ，也才能科学而高效地指导现实的国家安全工作，促进现实的国家安全治理。

显然，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这样一种内容十分丰富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就需要一个能够全面反映国家安全现实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学理基础，将很难对“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把握。
三、国家安全学的理论体系
好在通过10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成熟的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
在由2004年版《国家安全学》构建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中，整个国家安全问题被分为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和国家安全保障问题四个方面。

在这四大方面中，国家安全本身被分为国民安全、国土安全资、经济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10个构成要素；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被分为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其中的社会因素被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则有天灾与人祸两类，其中的人祸又分为内忧与外患；国家安全保障体系被分为保障活动与保障机制两个方面，其中的保障机制包括了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等等十分丰富的内容。
然而，在《国家安全学》出版的同时，我们就开始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2014年1月出版的《为国家安全立学——国家安全学科的探索历程及若干问题研究》一书，集中反映了我们这些年的探索成果，其中包括对国家安全理论体系的增补和修订，形成了一个与10多年前有所不同的国家安全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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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已不是10年前的10个，而是12个。
“社会安全”，是新增要素。
“资源安全”原来是处于经济安全之下的“国家安全二级构成要素”，新图中被提升到“一级构成要素”上来，成了12个国家安全一级要素中的一个。
“国域安全”是对“国土安全”的修订，是一个既包括传统“国土安全”所含领陆安全、领水安全、领空安全和底土安全，又包括非传统的网域安全、天域安全和经济海域安全的新概念。为了适应当前国家安全新形势，在讲国家安全的一级构成要素时，使用“国域安全”当比“国土安全”更全面、更准确、更科学。
也许有人会问，总书记所讲“核安全”在哪里呢？

很显然，上图没有“核安全”。但是，这并不说明国家安全学体系中没有核安全的位置，只说明核安全不是一个与上述12个安全要素同处一级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而是一个国家安全二级构成要素或三级构成要素，分别处于资源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之下。
首先，核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和能源，它的安全是资源安全下的能源安全中的一种特殊能源安全。
其次，核武器作为一种现代军事装备，它的安全又是军事安全所必然包括的内容，是军事安全下的二级安全要素。
再次，核技术作为一种现代科学技术，它的安全也是科技安全的内容，具体属于“科技应用安全”的范畴，这便成为科技安全中的三级安全要素了。
因此，在我们构建的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中，人们可以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任何一个安全和任何一个安全问题，都找到它恰当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面对当前日益丰富复杂的各种国家安全要素，面对可以预测和难以预测的各种国家安全风险，面对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重大问题等一系列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多年来的国家安全学体系建设和研究成果，还可以帮助人们从上述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国家安全影响因素、国家安全危害因素和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四个方面来深入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甚至可以通过不同形式来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
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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